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形式的复活:改写理论视角下的《生死疲劳》英译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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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摘 要:莫言的长篇小说《生死疲劳》经译者葛浩文译成英文后,得以在海外出版推广,并屡获

奖项。该英译本表现了译者的个性化翻译。从改写理论视角来看,译者是在意识形态和诗学观的

影响下,对原作进行改写。这一改写体现了翻译的灵活性和创造性,使作品重现了原作的艺术特

色,在新的语言环境中获得了新的生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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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2012年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以来,其英译者葛

浩文的个性化翻译成为关注的焦点。《生死疲劳》经
葛浩文译成英文,得以在海外出版推广,并屡获奖

项。[1]葛氏《生死疲劳》英译本中有删节,也有改写。
本文拟以勒菲维尔的翻译改写理论对此进行阐释,
分析该英译本改写背后的操控因素,以求对中国文

学英译提供有益借鉴。

  一、改写理论:制约译者的三要素

改写理论是由勒菲维尔在他的经典著作《翻译,
改写和文学名声的制控》(Translation,Rewriting
andtheManipulationofLiteraryFame)中提出

的。作者从文化视角出发,分析讨论了各种源语言

的翻译作品并明确指出:“翻译实际上是对原作的改

写,无论翻译、选文、撰史、批评或者编辑,都是改写

的不同表现形式。”[2]

根据改写理论,译者不可能在“真空”中翻译,翻
译必然受到外部因素的影响。因此,翻译实际上就

是译者在多种文化因素影响下对原文进行的改写。
译者的改写过程受到以下因素制约:意识形态和主

流诗学通过改写,对翻译功能的实现和翻译策略的

选择产生影响;赞助人作为一种外部因素,影响着意

识形态和诗学观。
勒菲维尔将翻译看作一种改写形式,因此打破

了翻译中以原文作为标准来评价的惯性思维。由于

中西方文学和文化的异质性,在翻译中,从文字到观

念都需要译者的变通。改写理论正是从译者所处的

社会背景、读者的接受能力和阅读习惯、译者的本族

意识形态和诗学情状、赞助人的经济利益和其他目

的等角度出发,以文化的视角解读译者对原文的忠

实、创新、操纵与改写。因此,这一理论为跨文化视

角下中国文学的翻译和评价提供了新的视角。

  二、改写理论与葛译《生死疲劳》:意识形

态与诗学观的操控

  莫言是海外翻译出版作品最多的中国当代作

家,在国外获得很多奖项。2012年莫言获诺贝尔文

学奖,中国文学实现了在海外更有效的传播。鲍晓

英《从莫言英译作品译介效果看中国文学“走出去”》
一文,分析了莫言英译作品的译介效果,通过分析莫

言作品在国外获奖情况、世界图书馆馆藏量、专业人

士受众量、西方主流媒体提及率、普通受众数量和销

售量等数据,指出莫言英译作品“体现了极佳的译介

效果”[3]。莫言获奖,译者起着关键作用。“从根本

上说,莫言作品在西方的传播和接受,最重要的还是

译者所起的作用。”[1]

葛浩文作为莫言小说的唯一英译者,其翻译极

具个性化,原文本中许多情节、人物被删去,重写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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删节贯穿于译本始终。那么,译者葛浩文受到了哪

些因素的影响和制约? 本文以莫言获纽曼华语文学

奖的长篇小说《生死疲劳》英译本为例,拟从意识形

态和诗学两个方面,佐以实证,分析《生死疲劳》改写

背后的操控因素。
(一)意识形态操控下的《生死疲劳》翻译

《现代汉语词典》对意识形态作了如下概括:在
一定的经济基础上形成的,人对于世界和社会的有

系统的看法和见解,哲学、政治、艺术、宗教、道德等

是它的具体表现。意识形态是上层建筑的组成部

分,在阶级社会里具有阶级性。也叫观念形态。
人类在出现社会、产生文化的同时,也就产生了

意识形态。而翻译作为一种跨语言和跨文化交际行

为,从一开始就不可避免地受到意识形态的影响。
译者在进行翻译创作时,自觉或者不自觉地,必然会

考虑到译语文化中独特的意识形态,尽量避免两种

意识形态的冲突。当两种文化的意识形态产生对抗

时,译者可能会采取相应的翻译策略,例如改写、省
略等,以避免冲突,否则其翻译作品或者不能得到出

版,或者不被译语文化的读者所接受。意识形态从

政治、道德、宗教信仰和文化习俗等各个方面影响着

译者的翻译创作,这在《生死疲劳》英译本中也可见

一斑。
例如,译者把原作中“地主资产阶级般的腐朽生

活”翻译成“thedecadentlifeofthelandlordclass”,
而省略了“资产阶级”这样的字眼。这样的省略并非

译者的误译,而是译者受到主流意识形态影响的选

择。在原作中,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都被描述成剥

削和欺骗普通民众的剥削阶级。然而译者考虑到中

西方不同的政治形态,选择省略,以符合译入语文化

的意识形态。再如,“咱们毕竟有几分缘分”被译为

“Butmaybethere’ssomethingwecandotogeth-
er”,译者在这里没有采取直译的形式,因为“缘分”
一词在中文中有着丰富的内涵,也是中国传统文化

和佛教文化中一个抽象的概念。中西方迥异的宗教

文化意识形态,使得作者放弃字面的直译,而选择意

译的方式,使译文更流畅,更符合译入语读者的思维

方式。
(二)诗学制约下的《生死疲劳》翻译

勒菲维尔认为,诗学包括两个部分,一个是文学

手法、体裁、主题、原型人物和情形以及象征等一系

列文学要素构成的整体;另一个则是指文学的功能

观,即在社会整体系统中文学扮演什么角色或应扮

演什么角色。

译者在选择翻译哪一部作品和翻译策略时,除
了要考虑原作是否符合当时目标语文化的主流意识

形态,还要考虑原作是否可以很容易地被吸收进目

标语文化的文学类型中,即是否能够顺应目标语文

化的主流诗学。
首先,诗学制约着译者对作品的选择。译者在

翻译作品时,必然会考虑读者的需求和心理期待。
例如,当被问及选择作品的标准时,葛浩文这样回

答:“我通常有两个条件:其一,我喜欢且适合我译。
作品里表达的情感、内容与精神内涵不会因翻译而

被削弱。其二,要考虑有没有市场与读者。这一点

我无法预测,但是心中会有标准,以此衡量美国人能

否接受。”[4]葛浩文选择翻译包括《生死疲劳》在内

的莫言作品,也是不可避免地受到主流诗学的影响。
莫言是葛浩文非常欣赏的中国作家,他认为莫

言具备了一个优秀作家所应具备的所有特质,没有

匠气,十多年来,一部接一部作品,在叙述方式上丝

毫不重复自己,作品中的“爱和恨很能打动人”。他

选择翻译《生死疲劳》,除了因为这是一部“非常有意

思的作品,写得真好”,也有其他方面的因素。[5]随着

中国这些年来的快速发展,美国读者更愿意了解眼

前的、当代的、改革发展中的中国。《生死疲劳》从人

畜六道轮回的观点,写半个世纪中国农村的变化,因
此满足了西方读者的心理期待,使他们能够管窥文

学家对中国社会的看法。另外,美国人对讽刺及批

评政府的内容特别感兴趣。而《生死疲劳》中,莫言

让主人翁六入人畜轮回,小说嬉笑怒骂,以身体的变

形、丑化为能事,极具讽刺意味。可以说,译者对翻

译材料的选择正是顺应了目标语文化的主流诗学。
其次,诗学影响着译者对原文的删减。由于语

言问题,以及中国文化在世界文化格局中仍然处于

弱势,英语世界的读者对翻译作品接受程度不高。
另外,中国小说长于叙事,内容冗长。因此,葛浩文

在翻译《生死疲劳》时,对原文做了大量的删减。《生
死疲劳》是一部约49万字的长篇小说,葛译英文版

删除了原文约5万汉字;原文中23个人物删减为

17个,一些非聚焦人物和主要叙述者被略去;原文

中许多场景描写、心理描写被删除。这些删减使得

译文故事情节更加紧凑,语言更加简单明了,容易被

吸收到目标语文化的文学类型中。
最后,在《生死疲劳》英译本中,葛浩文选词富有

习语性和时代感,这也是受到了诗学的制约。为了

适应目标语文化的主流诗学,使译作能够吸引读者、
被读者接受,葛浩文使用了很多习语化和地道的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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语语言。在此略举几例加以说明。
例如,译者在翻译“顷刻间就会传遍全村”时,没

有把“顷刻间”译成“immediately”或者“instantly”,
而是使用地道的习语“likewildfire”取而代之,这样

的翻译使译文更自然,更符合目标语文化的语言习

惯。再如:“你大人不见小人的怪”被译为“you’re
tooimportantto worryabouttheproblemsof
smallfrylikeus”,“smallfry”表示地位低下的或者

不重要的人,这样的翻译更地道,容易被目标语读者

接受。
译者在诗学影响下的选词还体现在对原文中四

字词语的处理上。四字词语言简意赅,韵律优美,
《生死疲劳》原文中比比皆是。然而由于语言差异,
这些词语无法找到对应的英文翻译,逐字翻译又难

免失去原文的韵律,还会造成读者理解上的困难。
译者顺应主流诗学,使用地道的英文进行改写。比

如,“得意忘形”,译者没有译成“becomplacenttoa
degreeofforgettingone’sform”,而是翻译成“turn
aman’shead”;“同 甘 共 苦”则 翻 译 成“through
thickandthin”,省略了原文中的“甘”和“苦”;“毛骨

悚然”则 省 略 了“毛”的 意 象,译 为“sendingcold
shiversdownpeople’sspines”。

葛浩文在诗学制约下对翻译策略的选择和对原

文的改写,使得其译作选词精当,语言生动形象,更
容易被目标语文化中的读者接受、欣赏。有学者评

论说,“读葛浩文的翻译小说仿似读英文原创小说,
却并无置身美国社会的感觉。”[6]葛浩文的翻译突破

了语言的隔阂,重现了原作的艺术特色。正是这种

方法,使优秀的中国文学作品得以进入异域翻译文

学,从而达到文化交流的目的。

  三、葛译《生死疲劳》:形式的复活

通过改写理论赏析葛译《生死疲劳》,可以看出

文学翻译中形式的复活。这一英译本是在意识形态

和诗学的控制下,译者对原文进行的解读和诠释。
译者对原作的忠实并非表现在逐字逐句的翻译

中。他自己曾说,“英文和中文可以说是天壤之别的

两种语言,真要逐字翻译,不但让人读不下去,而且

更会对不起原著和作者。”[7]葛译文学作品的魅力体

现在整体的艺术效果上。他不拘泥于小说字面的形

式,而是深入地理解原文,然后在理解的基础上将原

文的信息、思想、情感、形象等融化在流畅自然的译

文当中,选词精当、地道,生动地再现了原作的语言

形象,创造了良好的视觉效果。
如此改写保证了译文整体的凝练和统一,使译

文获得整体性的诗学体现,从而使原作艺术特色得

以重现,在新的语言环境中获得了新的生命。可以

说,葛译《生死疲劳》体现了文学翻译的灵活性、创造

性和艺术性,出色地重现了原作的艺术特色,实为原

作形式的复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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